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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上合成编队是未来海上主要作战力量体系，其作战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对体系作战

能力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解决指挥信息体系构建问题，剖析了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指挥活动及信息需求，在明确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基础与环境前提下，分析了海

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基本模式及运行机理，进而提出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原理与方法：指挥信

息体系的各类要素向编队各类作战指挥活动和指挥过程聚焦，支撑编队嵌套指挥模式高效

运行的信息与决策需求，形成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对抗的比较优势，包括信息优势、决策

优势和执行优势。

关键词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信息体系

14



科技导报2019，37（13） www.kjdb.org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是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平台与系统的“黏合剂”，也是海上合成编队作战力量

体系作战能力的“倍增器”，高效的海上指挥信息体系

构建与科学的运行管理能够实现海上合成编队作战力

量信息制胜。在战争形态上，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

体系是海上作战力量从机械化迈向信息化的标志，海

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对抗是信息化海战场“关键”

与“重心”的体现。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力量从近岸走向远海，从防御

转向防卫，在脱离岸基信息保障体系后的海上作战力

量，越来越突显海上指挥信息体系的重要性：一方面，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是前出远海孤立海战场的

“支点”，也是移动的信息“前哨”或者说“终端”，为独立

的指挥信息保障提供依托，也为岸基指挥信息体系提

供前沿支撑；另一方面，在孤立的海战场前沿，海上合

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为海上作战力量指挥要素的集成

提供平台和环境，构建前出远海的作战体系，是海上作

战力量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必要环节。

目前，虽然海上作战力量逐步形成，遂行远海护航

与训练越来越频繁，但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建

设仍然在概念层面，实践超越理论，从实践中反映出的

主要问题是指挥信息体系对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活动的

支持不够，不满足实际作战活动的信息需求。海上合

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是平台和系统基础之上的综合集

成，如何有效集成系统平台，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体

系，确保指挥信息体系的高效运转？本文从海上合成

编队作战指挥活动特点分析入手，提出海上合成编队

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原理和方法。

1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活动特点及信息需求

1.1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活动特点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活动具有层次性、闭环性、周期

性、并发性、异步性和关联性等特点。海上合成编队作

战活动兼具战役、战术及战斗的混合特性，不同层次作

战活动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和指挥要求。不同层次的

指挥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作战任务规划、兵力行动指挥与战斗指挥的比较

Table 1 Mission planning, tactical command of action and combat command

指挥活动层次类型

任务周期指挥活动

行动周期指挥活动

战斗周期指挥活动

指挥主体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员

（授权时）行动实施主体

（如方面指挥员），（非授权

时）编队指挥员

战斗活动实施的作战平

台指挥员

指挥对象

编队整体

行动编成兵力

作战平台

指挥决策的

实时性要求

低

中

高

节奏

慢

快

实时

筹划决策类型

深度筹划，深思熟虑

精确筹划，预案式指挥

直觉快速决策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活动具有周期性和闭环特性。

指挥活动的周期性是指围绕作战活动展开指挥控制过

程。通常在不同作战活动层次上有不同的过程周期体

现，并形成闭环。在任务层次上，指挥活动的过程周期

表现为任务规划、任务准备、任务实施和任务总结评估

4个环节，在任务周期内，指挥活动的4个环节持续顺序

实施，构成闭环，直至任务结束；在作战行动层次上，指

挥活动的过程周期表现为行动筹划、行动准备、行动执

行和评估 4个环节，在行动周期内，行动指挥活动的 4
个环节持续顺序实施，构成闭环直至行动结束；在战斗

活动上，指挥活动的周期体现为约翰·博伊德（John R.

Boyd）的OODA过程，即观察（observe）、调整（orient）、决

策（decide）和行动（act），各阶段独立但相互衔接，构成

闭环[1-3]。

海上合成编队的作战任务周期、行动周期及战斗

周期的指挥活动并非孤立的活动，而是一种嵌套循环

关系。这种嵌套循环关系包含 3个层次的指挥活动过

程和 2层嵌套关系。作战任务周期指挥环嵌套行动周

期指挥环，行动周期指挥环嵌套战斗周期指挥环。作战

任务周期指挥环牵引行动指挥环，是行动指挥环的指

导，行动指挥环向作战任务规划环反馈行动执行情况，

每一个行动指挥环的反馈都是作战任务周期指挥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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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一周期的输入；行动指挥环驱动战斗指挥环，是战

斗指挥活动循环实施的依据，战斗指挥OODA过程向行

动指挥环反馈战斗活动的执行效果，每一个战斗活动的

OODA过程都是行动指挥环转入下一周期的输入。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行动指挥活动的并发性和指挥

活动周期的异步性。海上合成编队的作战行动在作战

时间上具有并发性，通常防御类的作战行动与攻势、勤

务类作战行动同时实施，在实施任务主导的作战行动

时，同时实施编队的防御作战。与作战行动相适应，在

编队的指挥活动上，作战行动的指挥活动也具有并发

性，各作战行动（包括编队各方面的防御作战行动、攻

势作战行动或勤务类作战行动）的指挥活动在作战任

务指导下同步实施。由于攻势与勤务类作战行动具有

主动性，而防御类作战行动具有被动性，在作战行动指

挥活动上，其循环过程具有异步性，即不同的作战行动

在同时实施时，其指挥活动过程可能处在不同的环节，

尤其是防御类作战行动，其循环过程的驱动完全在于

战场威胁态势的变化。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保障指挥活动的独立性与关联

性。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保障活动是作战活动基础，是

指挥信息体系关键支撑。海上合成编队的作战保障活

动类型包括情报、通信、气象、水文、航海、航空、航管、

机要、后勤和装备保障等，保障指挥活动同编队作战任

务规划、行动指挥活动一样，不同类型的保障指挥活动

自成一体，服务不同层次的作战活动，形成各自保障筹

划、准备、实施和评估过程的闭环。

1.2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活动的信息需求

编队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作战指挥活动有不同

粒度和不同内容的信息需求。同样，指挥活动周期的

不同环节也有不同信息内容需求，编队指挥信息体系

应根据不同层次类型的指挥活动和不同的指挥环节提

供不同的信息保障。

编队作战任务周期指挥活动需要宏观整体态势信

息，在内容上包括情报、通信、气象、水文、航海、航空、

航管、机要、后勤和装备保障等要素，在时间片段上包

括历史动向态势信息、当前实时态势信息和未来趋势

预测信息。由于任务周期长，时间跨度大以及任务的

抽象性，在信息的粒度和精度需求上，作战任务周期指

挥活动通常需要粗粒度的信息保障。

作战行动指挥需要行动局部态势信息，在内容上

不同作战行动有不同的态势信息需求，如对空防御行

动需要的主要态势信息包括空情、对空通信、气象、航

空、航管、机要保障等要素，而对潜防御行动需要的主

要态势信息包括潜情、对潜通信、水文、航海、航管、机

要保障等要素，在时间片段上，行动指挥的关键信息需

求是当前实时态势信息和行动周期内的趋势预测信

息。在信息的粒度和精度上，行动指挥较作战任务规

划有更高的需求，需要保障作战行动筹划和执行的准

确无误[4-6]。

战斗指挥需要局部的实时态势信息，在内容上不

同的战斗指挥有不同的信息需求。例如，空中拦截战

斗只需要局部的空中态势，而区域反潜战斗只需要区

域的反潜作战态势；在时间片段上，战斗指挥的关键信

息是实时态势信息；在信息的粒度和精度上，战斗指挥

需要精确的信息保障；同行动指挥相比，战斗指挥需要

更细的信息粒度和更高的信息精度。

在指挥活动的过程周期，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信

息需求，根据指挥环的过程描述，可划分为 3个阶段的

信息需求：筹划准备阶段的信息需求、组织实施阶段的

信息需求和总结评估阶段的信息需求。在筹划准备阶

段的关键信息需求通常以动向态势信息和趋势预测信

息为主，在组织实施阶段通常以实时态势信息为主，在

评估总结阶段通常以历史过程信息为主。

2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

础与环境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远离岸基支援，主要以

海上各类作战为支撑，同时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

随编队的机动而具有移动性的特点，没有固定构建环境

支撑。因此，在构建基础和环境上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

息体系与其他指挥信息体系有着较大的差异。

2.1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础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础是海上合

成编队编成的各类作战平台以及舰/机载的各类系统，

各类作战平台包括水面舰艇、潜艇、舰载航空兵及无人

作战平台；舰/机载的各类系统包括空中、水面、水下各

类传感器系统，编队、航空兵、航管、区域防空/反潜、单

机/单舰等各级各类指挥控制系统；舰载的各类保障系

统包括通信、气象、水文、航海、航空、战勤等各类保障

系统。

作战平台是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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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础设施，

而各类舰/机载系统是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的基

本要素或单元，作战平台与其载的各类系统之间存在

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各类作战平台上，其舰/机载的各类

系统构成相对封闭的作战单元集成系统，是作战平台

功能与能力支撑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舰/机载的各

类系统在指挥信息体系中具有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

角色是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另一种角色是

作战平台功能与能力的组成部分。

2.2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环境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环境是指海上合

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可依赖的战场条件，包括可

依托的编队作战体系、可依赖的战场基础设施（例如天

基卫星资源、潜基水下作战资源）及战场环境等要

素[7-8]。由于海上作战力量的机动性、作战体系的开放

性与完备性，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环境具

有不确定性、开放性、对抗性以及与生俱来的孤立性。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环境的不确定性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海上合成编队作战力量是远

海机动作战力量，快速机动实施力量投送是海上合成

编队作战活动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海上合

成编队作战力量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由战场环境不

确定导致其指挥信息体系构建没有固定的战场环境依

托，需要根据作战海域战场建设条件构建与作战任务

相适应的指挥信息体系；另一方面，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力量在兵力编成上没有固定的作战平台，通常是根据

任务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作战平台，作战平台是海上

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础，编队编成作战平

台的不固定导致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失去相对固定的基

础依托。由此决定了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的动

态不确定性。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环境的开放性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海上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外部

环境具有开放性，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作为一

个整体，随编队作战力量的机动而融入不同的战场环

境，由战场环境构成战场体系，指挥信息体系可依赖的

战场环境包括天基设施、水下战场设施以及可能的岸

基设施，外部环境的开放性需要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

息体系具备模块封装和可移植性；另一方面，海上合成

编队指挥体系构建的内部环境具有开放性，即作战平

台可随时加入或退出，新的作战平台编入编队时，其所

载的各类系统要素可作为基础的要素单元融入指挥信

息体系。同时，在编队作战平台退出或遭受毁伤时，其

所载各类系统要素随之从指挥信息体系中退出。指挥

信息体系构建的内部环境开放性要求作战平台单元的

退出或加入不影响指挥信息体系的整体运行效能。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构建环境是编队作战力量

所处的战场环境，对抗博弈是其天然属性。这一属性贯

穿编队不同层次指挥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作战任务周

期、行动周期和战斗周期的指挥活动。指挥信息体系是

编队所有指挥活动的依托，编队作战指挥对抗优势的获

取取决于指挥信息体系提供的信息优势；而信息优势的

获取依赖于指挥信息体系运转的比较优势，包括信息的

完整性、正确性、及时性和价值的有效性等。

遂行远海作战任务的海上合成编队作战力量通常

需要面对不确定的战场环境，失去可能的战场环境依

托。因此，保持在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开放性

的同时也要保持独立性。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编队指挥

信息体系自身要素的完备性，确保能够独立遂行赋予

编队的远海作战任务。在没有战场环境依托的条件

下，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没有独立性编队作战

力量就不具备远海遂行远海作战任务的条件。

3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原理

3.1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基本模式及运行机理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的基本模式可理解为编队

任务周期指挥环嵌套行动指挥环，行动指挥环嵌套战

斗指挥环，多层嵌套指挥环构成了编队作战指挥系统

的核心。为确保指挥系统内各指挥环的高效有序展

开，作战任务实施集中指挥，主体由编队指挥员担任。

由于作战行动的并发性和多样性，在作战行动实施委

托指挥，指挥主体由编队指挥员根据作战行动类型的

不同委托授权不同的行动指挥官，由行动指挥官独立

实施行动指挥活动过程，编队指挥员保留对行动实施

主体的否决权。同时，为解决各指挥环之间在要素资

源使用上的冲突，在作战行动实施主体的委托授权同

时，根据需要授权各类要素资源协调与保障军官。这

一模式的运行过程可描述如图1[9-10]。

编队作战嵌套指挥环是编队指挥系统的核心组成

部分，直接决定编队指挥系统的运行效率。要提高编

队指挥系统的效率就需要确保编队作战嵌套指挥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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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转，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直接导

致整个指挥系统的运转失效。

3.2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原理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编

队指挥活动牵引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与演化，指挥信

息体系的各类要素向编队各类作战指挥活动和指挥过

程聚焦，支撑编队嵌套指挥模式高效运行的信息与决

策需求，形成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对抗的比较优势，

包括信息优势、决策优势和执行优势。海上合成编队

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原理如图2所示。

这一原理的基本思想体现在3个方面的转变：一是

从传统面向要素的构建思想转向面向不同层次的指挥

活动和指挥过程构建指挥信息体系，即面向编队作战

任务周期指挥环、行动周期指挥环和战斗周期指挥环

构建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二是从静态稳定转

向动态演化，与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环境

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相适应；三是从效能提升转向指

挥对抗优势获取，与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

环境的对抗性相适应。

传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主要是面向指挥要素，这

些要素包括情报、通信、指挥、控制、侦察、跟踪、监视

等，典型的C4ISR（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com⁃
puter，intelligence，surveillance，reconnaissance）概念即

这一思想的体现。面向要素构建指挥信息体系较好地

解决了信息的集成与共享问题，但同时带来了信息的

冗余、信息获取选择困难，从而导致对指挥决策的干扰

问题，而向指挥环聚焦构建指挥信息体系是信息的进

一步精细化保障，解决信息的冗余和干扰问题，以便于

指挥员专注信息的应用，而不是信息的获取、选择和甄

别，从而提高指挥环的运行效率，为指挥对抗优势的获

取奠定基础。

传统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通常是一种静态设计，

追求一成不变的要素集成模式。事实上，海上合成编

队作战体系是持续演化的过程，既有战场环境的变化，

也有编成力量的变化，开放的和不确定的战场环境是编

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基本特性之一。编队指挥信息体

系的构建需要适应开放和不确定的构建环境，根据所依

托的战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作战平台的变化，维持持续动

态演化的开放架构模式，避免两个方面的陷阱：一是作

战平台的进入或退出导致体系的整体性的运行障碍，如

作战平台承载体系的关键节点问题；二是编队海区转移

带来的战场环境变化，导致体系的整体运行障碍，如体

系的孤立性与封闭性导致无法融入新的环境。

面向指挥活动聚焦、支撑编队嵌套指挥模式高效

运转，获取指挥对抗优势是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

基本指导思想。

4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方法

4.1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要素体系构建

编队指挥信息要素是支撑指挥环的各类保障要

图1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基本模式示意

Fig. 1 Diagram of basic command pattern of MCF

图2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原理示意

Fig. 2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about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SoS of M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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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情报、通信、气象、水文、机要、航海导航、航空、

航保等（图3），要素体系构建是以编队作战平台和可依

托的战场环境为基础，对舰/机载和战场环境支撑的各

系统单元进行重组，构建海上合成编队的各要素体系，

确保各要素自成体系。要素体系构建打破作战平台单

元的封闭性，实现编队要素资源的统一，为编队指挥体

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图3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要素体系构建示意

Fig. 3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about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element SoS of MCF

要素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是“自底向上”的聚合，

分布在不同作战平台和战场环境中的系统单元是要素

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在要素体系构建前，这些系统单

元是作战平台组成部分，或者战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各

自与承载平台构成作战单元或保障单元。在编队要素

体系构建时，这些系统单元在空间结构上仍然与承载

的平台捆绑在一起，但在逻辑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与其

他同类型的系统单元实现集成、共享，构成了编队的要

素体系，实现要素保障能力的跃升。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要素体系构建的关键挑战

是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体系所处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

体系本身的开放性。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海上合成

编队作战力量机动作战所带来的战场环境的变化，海上

合成编队的快速机动需要其指挥信息要素体系保持与

战场环境的快速脱离和快速接入能力，在快速脱离时仍

然保持要素体系的完备性和对作战活动的支持，在编队

快速机动过程中，要素体系需要具备快速融入新的战场

环境，快速构建新的要素，提升自身保障的能力。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体系的开放性需要作战平台单

元可根据任务需求进入或退出。作战平台单元是海上

合成编队指挥信息要素体系构建的基础，因此，作战体

系自身的开放性导致指挥信息要素体系需要具备开放

性，能够在作战平台单元进入作战体系时快速重组要

素体系，集成作战平台所载的系统单元要素，提升要素

体系的整体保障能力。同时，在作战平台单元退出作

战体系时，要素体系需要快速重构，维持要素体系的整

体效能，支撑编队作战活动。

4.2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应用体系构建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应用体系构建的基础是指

挥活动的属性，包括指挥的层次和类型，而指挥活动与

作战活动密切关联，通常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作战活动

对应不同指挥活动，在不同的作战活动上形成指挥活

动的闭环，指挥闭环与作战活动两者间存在一一对应

关系。这是现代层次性结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的基本

原理，符合现代战争的特点与规律。究其根源，这一关

系的确立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情报的分级保障体制，

在不同层级的作战活动上有不同情报保障要求，在战

斗活动上提供当前的实时态势，而在战役或者长周期

的任务层面通常以动向情报提供为主，在某具体的作

战行动上，情报保障是动向情报与实时态势情报的结

合；二是指挥决策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特点和需

求。层次越高的指挥决策更倾向于深思熟虑的决策方

式，保持作战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健性，而层次越低的指

挥决策更倾向于直觉、快速决策。

由于指挥活动与作战活动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层

次与不同类型指挥活动的逻辑关系建立取决于作战活

动上的逻辑关系。通常，作战活动是通过“自顶向下”的

分解建立作战活动体系，对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活动，其

“自顶向下”分解过程是作战任务→作战行动→战斗活

动，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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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应用体系构建过程

Fig. 4 Diagram of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oSs construction of MCF

根据作战任务活动特点，在不同的任务阶段有不同

的作战行动支持。因此，指挥信息应用体系不是静态

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作战任务阶段的变化而动态演

化的过程。编队作战任务周期的阶段划分和阶段目标

决定了指挥信息应用体系演化过程与内容。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应用体系的动态演化性是海上

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建设的挑战之一。从根本上解

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通用的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应

用体系框架。是否存在通用的应用体系框架？对这一

问题追根溯源就是探索通用的海上指挥体制问题。从

美国海军海上标准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建设实践看，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指挥存在普适的科学原理，即任务与行动的嵌套指挥

环，这是海上合成编队通用指挥体制建立的基础和前

提；其次，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可建立通用的指挥模

式，即任务集中与作战行动委托指挥，这一模式符合海

上合成编队作战活动特点与规律，有利于不同的指挥

环获取指挥对抗优势，实现编队指挥系统效能的整体

提升。

4.3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是要素体系与

应用体系的融合：一方面，应用体系确定要素体系的支

撑环境与基本要素，并提出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素

体系向指挥活动聚焦服务，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

指挥活动提供正确、及时、有效的信息保障，支撑编队

嵌套指挥模式高效运行的信息与决策需求，形成海上

合成编队作战指挥对抗的比较优势，包括信息优势、决

策优势和执行优势。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自顶向下应用体系构建与自底向上

要素体系构建两者的结合，应用体系构建与要素体系

构建互为条件，应用体系为要素体系提供作战平台单

元和战场环境支撑，要素体系以应用体系指挥活动的

信息需求为牵引；要素体系向应用体系聚集信息服务

保障。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及关系如

图5所示。

在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上，不同层次的作战活动

确定指挥信息构建的不同内容和支撑环境，不同层次

的指挥活动提不同的信息需求。应用体系是指挥信息

体系的顶层设计，建立指挥信息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支

撑环境。具体地说，在作战任务层次上，作战任务决定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体系和兵力活动的海空域环境，明

确了要素体系的支撑环境和基本的作战平台单元，这

是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基础。在兵力的作战行动上，

通常不同的作战行动需要构建不同的作战体系，如编

队防空作战需要构建防空作战体系，兵力行动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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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示意

Fig. 5 Diagram of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of MCF

体系同样有作战平台单元的编成以及海空域的需求，

在作战行动指挥活动的信息保障上，要素体系参照兵

力行动的作战体系，但不局限于兵力行动的作战体系，

而是在编队作战体系框架内要素体系统一运行。

应用体系在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顶层设计内容不

仅体现在对指挥信息体系组成框架与支撑环境的要

求，还体现在指挥活动的信息需求及逻辑关系：一方

面，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指挥活动对指挥信息的保障

需求不同；另一方面，同一指挥活动在不同的环节有不

同的信息需求。在应用体系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

的指挥活动建立了逻辑关系，这一逻辑体系是指挥信

息要素体系聚焦服务的基本框架。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是动态演化过

程，导致构建过程动态演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

面，指挥活动是动态循环过程，从筹划、准备、实施至总

结评估，指挥过程始终不断变化，导致其信息需求变

化；另一方面，应用体系随任务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

任务周期内，不同任务阶段有不同的应用体系，其变化

的要素包括作战平台的进入或退出、作战环境的转换、

构成作战任务规划环信息反馈的作战行动指挥环以及

构成行动指挥环信息反馈的战斗指挥环等。

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动态演化是指指挥信息体系

的构建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其

应用体系的变化或指挥过程变化持续重组或重构过

程，是指挥信息体系始终服务指挥活动、适应战场激烈

指挥对抗过程的体现。

5 结论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是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活动与指挥活动的信息服务与保障体系，其依赖于海

上合成编队的作战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服务于作战体

系和指挥体系。在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上，作战体系

是其基础和前提，而作战活动与指挥活动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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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目标。

基于海上合成编队作战活动、指挥活动以及指挥

信息体系构建基础和环境的分析，本文建立了指挥信

息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即编队指挥活动牵引指挥信

息体系的构建与演化，指挥信息体系的各类要素向编

队各类作战指挥活动和指挥过程聚焦，支撑编队嵌套

指挥模式高效运行的信息与决策需求，形成海上合成

编队作战指挥对抗的比较优势，包括信息优势、决策优

势和执行优势。这一原理与编队作战指挥的基本模式

与运行机理相适应。

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指挥信息体系的构建上，提

出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要素体系、应用体系概念；在

要素体系构建上，提出自底向上的聚合方法；在应用体

系构建上提出了自顶向下分解的方法。在两者的融合

即指挥信息体系整体构建上，提出构建方法的指导思

想：自顶向下应用体系构建与自底向上要素体系构建

两者的结合。应用体系构建与要素体系构建互为条

件，应用体系为要素体系提供作战平台单元和战场环

境支撑，要素体系以应用体系指挥活动的信息需求为

牵引；要素体系向应用体系聚集信息服务保障。

海上合成编队指挥信息体系构建是持续演化的过

程，随战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作战体系的变化而变

化，随指挥活动环节的变化而变化，所有这些不确定要

素共同导致了指挥信息体系构建的不确定，这是指挥信

息体系构建的关键和难点，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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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method of maritime composite formation

AbstractAbstract Maritime composite formation (MCF) is the main combat force of future, and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CCIAC) is important to support system combat capability form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combat command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ovides a basic combat command pattern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MCF on the basis
and environment of CCIAC of MCF. Then it presents a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method for comm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main
idea is all elements of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systems should focus on actions and converge to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MCF, so as to sustain the multi- loop nested command pattern of MCF and meet the needs of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and shape
relative superiorities of MCF including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decision superiority and action superiority.
KeywordsKeywords maritime composite formation; combat comm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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